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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观察

“车象冲突”是世界性问题。公

路等大型线性工程建设切割了亚洲

象原有栖息地和迁移廊道，因此亚洲

象时常进入公路，造成交通中断，影

响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在云

南，穿越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勐养子保护区的“思（茅）-小（勐养）”

高速自 2006 年建成通车后，就曾发

生过数十起大象上路事件。

“亚洲象适应能力很强。”云南大

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明勇团队

通过长期观察发现，亚洲象对人类交

通 设 施 经 历 了“ 不 认 识 — 车 象 冲

突—适应”的过程。在对“思—小”高

速穿越勐养子保护区 13 公里路段内

25 个野生动物通道使用情况进行调

查时，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环境中

心公路路域野生动物保护创新团队

发现，野象对桥梁隧道等生物通道利

用率达到 72%，大象过路的情况已基

本看不见。管理和规划部门从历史

教训中积累了宝贵经验。2021 年年

初，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公布《加强

亚洲象保护构建人象和谐发展的意

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要连通

重要栖息地之间的生物廊道，破除公

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对亚洲象迁

徙造成的障碍，同时配套设施，促进

种群间的基因交流。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连

接度保护专家组——亚洲象交通工

作组”在编制《在线性交通基建中保

护亚洲象》手册过程中，也建议做好

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识别亚洲象天

然生态廊道，确定优先区域，维持和

提升核心栖息地或栖息地瓶颈之间

的连通性，进而给出若干原则，包括：

应考虑避免穿越大象栖息地，不得已

时应优先穿越质量较差的栖息地；公

路和铁路的亚洲象通道选址应位于

原先的迁移廊道上；亚洲象通道的尺

寸应尽量开阔，并在通道附近开展栖

息地恢复和补偿等。

部分亚洲象分布国纷纷尝试采

用技术化手段，以求破解“车象冲

突”。例如，在沿交通线路的高风险

区域或行驶的车辆上安装“动物探

测”模块，确保司机或养护人员及时

接收预警信号并采取应急预案。此

外，火车到达固定位置之前的某个

固定时间段内，特定的装置会发出

自然报警声或天敌的声音，以驱离

象群。“未来，随着新技术不断发展

和应用场景的变换，还需要持续对

其进行跟踪监测和效果评价。”交通

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环境中心研究员

王云说。

设廊道，重规划

人与象，距离产生和谐
本报记者 徐 谭

“嘘！几只亚洲象就

在咱们脚下的沟谷里，不

要惊扰它们。”记者见到

景洪市景讷乡林业服务

中心负责人杨勇德的时

候，他正在山路上带领亚

洲象监测队员跟踪监测

6 头 亚 洲 象 ，离 象 群 仅

137 米 。 这 个 数 字 并 不

是杨勇德拍脑门想的，而

是空中的无人机依托卫

星定位系统实时测算回

传的。

然而，十几年前他刚

参加工作时，可没有这么

先进的装备。据杨勇德

回忆，当年从事亚洲象监

测预警工作只能徒步，凭

肉眼观测。由于天黑后

象迹难寻，他和同事往往

巡护至傍晚便作罢收工，

第二天一早，再根据大象

脚印和象道轨迹寻找象

群。研究表明，亚洲象从

山林下到低海拔农田觅

食的活跃时段偏偏就从

傍晚开始至次日黎明前，

夜间监测预警力量的不

足 ，给“ 人 象 冲 突 ”留 下

了一定隐患。

2017 年 ，全 乡 15 个

专 职 监 测 员 配 备 了 6 台

监测无人机，杨勇德和队

员 们 不 仅 有 了“ 天 眼 ”，

还获得了“红外夜视”能

力，实现了昼夜持续监测

预警。此外，政府也为当

地 群 众 安 装 了“ 顺 风

耳”：亚洲象监测预警信

息会第一时间回传到监

测预警中心，并通过“亚

洲象监测预警”“雨林景

洪 ”等 App、亚 洲 象 监 测

预警广播塔以及村民微

信 群 ，及 时 发 布 象 群 动

向，提醒周边村民规避防

范，必要时还会出动警力

协同维持人员和交通秩

序。

记 者 在 西 双 版 纳 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了解到，从预警信息上报

到发布，最快只需 12 秒。

由于亚洲象的越野能力

很强，移动迅速，因此，从

某种意义上而言，监测预

警工作也是在为确保人

象安全距离争分夺秒。

谈 及 在 云 南 北 移 象

群保护管理工作中为何

能确保人象平安时，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亚洲象研

究中心主任陈飞提炼出

三个关键词：盯住象、管

住人、做好理赔。只有这

样，“才能让群众和亚洲

象的安全得到保障。”

据悉，针对北迁亚洲

象沿途造成的群众经济

财产损失，云南省已启动

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

保险定损赔付工作，待统

计定损工作完成，将对沿

线居民损失进行赔付。

盯住象，管住人

北移象群一路“逛吃”，引发网

友对大象食性的讨论。陈飞介绍，

人类种植的粮食作物相对集中且量

大，亚洲象不必通过大范围的活动

就能获得足够且营养丰富的食物，

因此对取食庄稼产生了一定依赖。

亚洲象取食农作物，是当前“人

象冲突”的一个普遍形式。为了防

止亚洲象对农作物和村寨的侵犯，

当地人尝试了多种方法，效果也不

尽相同。

在 景 讷 乡 南 岭 村 村 小 组 组 长

王应华看来，他们村的太阳能电围

栏立了大功。今年 3 月初，正值冬

玉米成熟季，30 多头野生亚洲象集

体出现在南岭村，频频进入农田取

食，眼看丰收将成泡影，全村 43 户

无一不急。听说勐养镇有的村子

做电围栏效果不错，大伙立马决定

集资修建。短短一星期后，一条长

达 9 公里的电围栏建成了，把南岭

村 的 农 田 、宅 基 地 围 了 个 水 泄 不

通。这种电围栏采用瞬时脉冲电

流，可以对亚洲象产生有效警告而

不致击伤。大伙终于踏踏实实过

了个丰收季。

但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科学研究所所长郭贤明看来，这

种电围栏短期应急效果虽好，长期

使用却未必佳。有研究案例表明，

亚洲象非常聪明，能够学会推倒树

木破坏电围栏。而改用钢结构围栏

设置物理障碍的传统办法，尽管相

对更有效，但成本过高，难以复制推

广。“这种把整个村围起来的办法，

实属下策”，郭贤明说。有专家进而

从大象食性和觅食规律入手，建议

采取生物隔离或诱导定点取食的方

法，以确保亚洲象与人类之间的安

全距离。

记者来到普洱市思茅区六顺镇

南邦河村勐主寨，这里是亚洲象活

动频繁区域，大象进村觅食一度困

扰当地群众。据思茅区林业和草原

局副局长唐英介绍，自 2018 年起，当

地林草部门规划了 4000 余亩食物源

基地，分时段、分季节种植亚洲象喜

食的芭蕉、玉米、棕叶芦等植物，目

前已开辟种植 1200 亩，在食物短缺

季节吸引亚洲象前来觅食，一定程

度上减少了大象进入村寨的次数。

陈飞建议，农户家尽量不要在

房前屋后种植芭蕉等野象喜食的植

物，可根据当地经济水平和气候环

境替代种植大象不喜食的辣椒等，

以形成天然的“生物隔离带”。

建围栏，巧种植

近一个多月，云南 15 头亚洲象的

向北迁移之旅，吸引着国内外关注的目

光。这群被称为“短鼻家族”的亚洲象

来自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

片区。一年前，它们就走出保护区，直

至今年 6 月，跋山涉水北上 500 公里到

达昆明市晋宁区，“象”临城下。

“短鼻家族”为什么要走出保护

区？滇西南亚洲象栖息地的现状如

何？如何为亚洲象建设一个温馨美好

的家园？带着公众的关切，记者深入滇

西南的西双版纳州和普洱市，实地探访

了亚洲象的栖息地。

“看见大象，就像看见自家放
养的牛一样自然”

亚洲象的家园，过去就在西双版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的 5 个片

区中，有 4个都有亚洲象繁衍生息。然

而近几年来，亚洲象走出保护区之外活

动已成常态。

南坪村是一个距中老边境不到 2

公里的瑶族村。1998 年，为保护包括

亚洲象在内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全村

村民从保护区核心区搬迁到保护区外

面的南坪。“前几天一大早外出，也就 7

点左右，看到 3 头大象来吃河边的苞

谷。”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满镇南坪村

小组长村民赵金宝告诉记者。

村民们没想到，搬迁 20多年来，野

象经常走出保护区，在南坪村附近觅食

逗留。赵金宝把记者带到距离村子几

百米的山坡下南满河边，河边那片玉米

地正是大象常来觅食之处。河上有一

座吊桥，仅供村民和摩托车通过。走上

吊桥，赵金宝指着桥下河边的草丛说：

“这里就是象道，大象经常从桥下经过，

有时10多头，有时3、4头，经常是‘人在

桥上走，象从桥下过’。”

“野象离村民和寨子这么近，你们

不害怕吗？”记者问。

“习惯就不怕了，在桥上很安全。

这里的大象从来不进村、不攻击人，我

们也从来不伤害大象。看见大象，就像

看见自家放养的牛一样自然。”赵金宝

笑呵呵地回答。

“在西双版纳，根据某一时段监测

的最新数据，目前有 2/3的野象在自然

保护区外活动。夏秋季节庄稼成熟，野

象出来较多，全州 31个乡镇中，23个乡

镇都有野象活动;冬春季节庄稼少，野

象就回到保护区内了。”西双版纳州林

草局副局长刀建红如此描述亚洲象的

活动规律。

云南省林草局动植物处处长向如

武介绍，随着保护力度加大，近 30 年

来，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由 150头

左右增长至 300头左右；长期活动范围

从西双版纳、普洱2个州市14个乡镇扩

大到西双版纳、普洱、临沧 3 个州市 55

个乡镇。

为它开展两次“陆地上最大
的妇科手术”

显然，活动范围大幅度扩大，明显

增加了人象冲突的几率。而化解人象

冲突，有赖于保护亚洲象的理念深入人

心。多年来，在云南与亚洲象共同生活

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各族群众，对亚洲象

给予了充分的包容。尽管有时庄稼会

被野象啃食、踩踏，但当地群众不曾攻

击报复，始终怀有仁爱之心。

在西双版纳，流传着许多当地人救

助野象的感人故事。在南坪村，记者遇

到了曾经救助过大象的村民赵金清。

2007 年 10 月 10 日，赵金清去山上放牛

时，突然有一头野象冲了出来。他慌忙

丢下背萝跑到高坡上躲避，定下神来才

看清，这头野象的屁股上有一个红彤彤

的伤口，不时流淌着脓水。赵金清马上

向保护区管护所报告，管护所人员赶来

将野象麻醉后开展现场救治，赵金清也

主动参与到照顾野象的工作中。有专

家分析，野象是被求偶不成的公象用象

牙刺伤的。随后，它被送到亚洲象种源

繁育及救助中心进一步救治。

“这头野象是在我们南坪村被发现

救治的，所以取名叫‘平平’。它现在还

生活在野象谷救助中心，前几年我专门

去看望它，正赶上它外出，错过了。”说

起“平平”，赵金清像在说自己的孩子。

救治野象“平平”的亚洲象种源繁

育及救助中心（简称救助中心）是我国

首个亚洲象种源繁育基地，位于勐养保

护区野象谷内。救助中心经理、“象爸

爸”熊朝永告诉记者，当年，25 岁的平

平转移到救助中心后，医护团队为它开

展了两次“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这

也是中国首次为野象施行妇科手术。

最终，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及“象爸爸”

的悉心照料，平平的伤势半年就恢复

了，如今它已49岁了。

自 2009 年建成以来，救助中心专

门组建了亚洲象野外救护技术支持团

队，参与野生亚洲象救助救护 21 次 24

头，填补了我国在亚洲象伤、病、遗弃孤

儿的收容、救治、抚养等方面的空白。

中心还采用人工辅助自然繁育的方式，

先后成功繁育 9头亚洲象，小象的生长

状况均良好。“目前，救护中心正在对 7

头收容救助的亚洲象进行护理饲养，每

天坚持野化生存训练，为今后的野化野

放做准备。”熊朝永说。

为亚洲象建设美好家园，除
了国家公园还有爱心

1958 年，我国建立了西双版纳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从此，亚洲象开始有

了自己的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

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加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

络。同时，云南率先在全国开展亚洲象

等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组织实施亚

洲象栖息地恢复、监测预警和安全防范

三大工程，使亚洲象等野生种群数量稳

定增长。

在滇西南的亚洲象栖息地，有了人

们的爱心救助和日益完善的保护网络，

为什么还有 2/3 的亚洲象会走出保护

区呢？

“这是一个生态系统变化的问题。”

西双版纳州野生动植物保护站站长李

中员认为，由于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保

护区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95%以上,致使

原有的生态系统（高大乔木—灌丛—草

地）林况单一化，森林几乎被乔木占据，

适合亚洲象等食草动物取食的草本植

物减少退化，从而产生了亚洲象向保护

区四周辐射扩散取食农作物的情况。

“一个保护区究竟能承载多少大

象 ，一 片 森 林 里 亚 洲 象 的 食 物 够 不

够……这些环境承载率的问题亟待研

究。”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陈

明勇指出。

事实上，为了给亚洲象提供更好的

栖息地，近些年来，云南采取多种措施

努力建设亚洲象的家园。西双版纳成

立了一批州、县级保护区，使自然保护

区实际面积从 360 万亩增加到现在的

622.8 万亩。普洱市计划建设 1 万亩食

源基地，为食物短缺季节的亚洲象提供

重要补给。西双版纳已修复 8000余亩

亚洲象的栖息地和食源地，广泛种植粽

叶芦、芭蕉、竹子等亚洲象喜食植物。

陈明勇认为，从长远来看，保护亚

洲象的根本办法应是建立专门的亚洲

象国家公园，分区分类管理，面积覆盖

西双版纳、普洱等亚洲象活动的区域，

“这样更有利于保护、改造亚洲象栖息

地，让公众参与进来”。

2016 年，云南省曾委托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牵头制定亚

洲象国家公园的设想方案。该院副院

长张光云表示：“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

代表性更强，面积更大，生态系统的完

整性更明显，但还需要更多的科研支

撑。”

彼时的呼吁正在变成此时的行

动。今年 1月，云南省林草局将起草的

《关于加强亚洲象保护构建人象和谐发

展的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目前

已经报省政府审查，即将出台。意见提

出：到 2022年，在亚洲象分布区建成权

责明晰的象长制，初步划定亚洲象重要

栖息地范围。到 2025 年，亚洲象重要

栖息地保护修复模式基本成型，亚洲象

国家公园列入全国国家公园规划布

局。到 2035 年，现代亚洲象保护机制

基本建成，亚洲象基本稳定在保护区和

重要栖息地内繁衍生活。

“设立象长制、建立亚洲象国家公

园……这份征求意见稿创新性亮点很

多。但亚洲象保护不是单一问题，需要

更多部门共同参与和努力。”征求意见

稿的起草人之一向如武说。

采访中，不少专家指出，亚洲象国

家公园是人们为亚洲象设计的崭新美

好家园，或将是实现人象和谐共处的新

途径。但为亚洲象建设一个温馨美好

的家园，同样需要人们的爱心，需要更

多人积极参与到保护亚洲象的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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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第一次见野生大象，又

爱又怕。”云南省易门县十街乡南山

村老汉陆学生做梦也没想到，一群

野生亚洲象会出现在自家门口。它

们来自西双版纳，向北迁移数百公

里抵达南山村，一待就是一星期。

象群白天在山林中休息，傍晚下山

到农田里觅食直到次日凌晨。玉米

地、稻田里，饭盆大的大象足迹随处

可见，过膝的秧苗有的被连根拔起，

有的被踩得东倒西歪……毁了庄稼

不说，还影响村民耕作、外出，这可

让全村犯了难。

近年来，伴随野外种群数量的

增加，中国亚洲象的栖息分布区已

远超现有保护区范围，大象与人类

生存空间的重叠度越来越高。类似

南山村村民的遭遇，在云南西双版

纳、普洱、临沧等亚洲象频繁活动地

区早已屡见不鲜，群众生命、财产受

到威胁。

不少专家指出，在中国，如何保

护、管理好种群规模占全球百分之

一且数量不断增长的亚洲象，缓解

“人象冲突”，更多的是一个技术问

题，而保持人象间安全距离才是解

决问题的关键。据此，记者两度深

入云南热带森林和村寨，实地采访

专家和管理部门，探寻实现人象和

谐共生的现实路径。

云南玉溪巡特警支队民警在易门县南山村操作无

人机监测700米外的北移象群。 本报记者 张勇/摄

睡眠中的象群。 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供图

上图：云南普洱市思茅区南邦河村勐主寨建成国内首个防象塔。

下图：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监测队员正在监测野象。本报记者 徐谭/摄


